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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球正快速步入人工智能时代。2022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强调

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促进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同年 8 月，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鼓励应用大数据、AI 等新技术重塑文化发展模式，助力中华文明新

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新增量。大数据为 AI 提供了丰富的训练语料，云计算赋予了强大的算

力支持，而算法则将数据转化为可理解、可应用的知识。在“数据、算力、算法”三位一体的数

智驱动下，AI 正在成为文化遗产数据资源建设与活化利用的新力量。

AI 时代，文化遗产数据资源建设及其开放应用必须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坚持生成

可信、可传播、高质量的智慧数据，打造立体的展示传播体系，探索创新多元的服务模式。

首先，AI 赋能文化遗产数据资源建设及其开放应用的关键是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内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

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AI 对传统文化精神精髓的洞察需要对文学、艺术、历史等主题

资源进行深度学习和训练，以“理解”其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和美学思想，如“道法

自然”“以民为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传统精神，以及书画诗文内在的神采气韵与风格

演化。

其次，AI 赋能文化遗产数据资源建设及其开放应用的基础是建设智慧数据资源。在这一层

面，AI 不仅是数据处理的工具，更是文化阐释的引擎。一方面，借助 AI 技术对数据进行清洗、

转换、分析、组织和呈现，建设各种结构化和关联化的智慧数据资源，如知识图谱、关联数据

等，有助于实现“未知—未知”（the Unknown-Unknown）的突破。另一方面，AI 驱动的智慧数据

生成有利于将文化基因、语义内涵、知识关联和本体价值融合在一起，实现对文化遗产数字资源

的高级编码，促进内容阐释的多元化和深度化，为知识体系建设和智慧服务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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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AI 赋能文化遗产数据资源建设及其开放应用的重点是构建多维度、互联互通的各领

域文化知识体系。基于智慧数据并借助 AI 技术，文本、图像、音频、视频、3D 模型等异构数据

被编织成富有洞见的知识网络。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专题性知识库建设还是符合本土语境的数字

工具开发，都将助力形成 AI 时代的文化遗产数智活化的“中国方案”。

最后，AI 赋能文化遗产数据资源建设及其开放应用的亮点是智慧服务，借助多种形式的服

务模式和智能交互，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验与传播带来质的飞跃。AI 不仅能够通过个性

化推荐算法为用户定制独特体验，还可以自主生成新的交互内容和创意数据，创造新的价值和意

义。AI 正在创新文化叙事的基本方法和方式，结合虚拟现实和生成式 AI 技术，用户可以穿越时

空，与传统文化中的知名历史人物进行虚拟互动和交流，实现跨时空具身体验。

需要注意的是，在借助 AI 进行文化生产、阐释、体验和传播时，必须注意由此带来的新的

问题，比如信任、偏见、版权、伦理、意识形态等问题，这些问题与生成式 AI 技术原理密切相

关，目前还难于完全解决，但必须给予高度关注。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和降低存在的问题和风

险，以促进技术发展、伦理坚守与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 努力实现文化遗产数智活化的“中国方

案”，迈向负责任的 AI 应用新境界。

基于四螺旋理论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协作框架

徐拥军 A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DOI：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4.02.0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

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

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数字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基本趋向之一是数字化。文化遗产数字

化指利用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化技术将文化遗产转换、

再现、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以新

的需求加以利用［1］。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经费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仅靠

文博机构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而需要文博机构、学术界、产业界、政府等多元主体协同共创。为

此，可以引入四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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